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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火 旺饭”
徐乃为

崇启海方言中的“烧火”是说成“旺（yang）火”
的。“旺火”最初的意思是“使得火旺起来”，这是古汉
语中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动用法”本来是一种特定
语言环境中的临时使用。然而，“旺”的这种用法在长
期使用中，被固定下来。于是，在本方言中，“旺”产生
了“烧”的词义，因此，就有“旺饭”、“旺开水”、“旺小
菜”等动宾词组。

烧字意义明晰，为什么要用“旺”字去替代呢？这
是文化中的“避忌”。

民间的语言避忌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为避忌粗
俗而换成文雅。就本题而言，我们方言中无平翘舌之
分，“烧（shao）”与“骚（sao）”同音，“骚”是“詈语（骂人
话）”，不雅，因此避忌。用“旺”字通过使动用法去替代。
与这一现象雷同的，本方言中“拉屎”、“拉尿”亦嫌粗
鄙，上辈稍文雅的，即说是“解手”，且有“大小之别”。

另一种避忌是避凶险、困厄为吉利、吉祥 。例如，
讳言“死”，用“老了”、“走了（本方言为‘跑脱’）”等。今
仍以“旺”字为例；上一例中的旺，指火势，属中性词；
但另一义是“兴旺”、“旺盛”，是吉祥的词。因此，本方
言中把“生霉”的自然现象，说成“兴旺”，或“上兴旺”。

黄海里有一种“黑鳃梅童鱼”，因在梅花结籽成
长较漫长的阶段中成汛的，因称“梅头鱼”，亦讹称“馒
头鱼”，与风俗中“遭厄运”称为“触霉头”谐音，我们的
祖上给他“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兴旺鱼”。

还有呢，稻田中有一种与稻秧长的极为相似，与稻
秧争肥的野草叫稗草，因“稗”的谐音是“败”，是不吉利
的称谓，应当避忌，于是农民把这种草叫做“旺”。

这是文化现象，本文仍致力于方言本字的考释。
上文说及的“发霉”叫“兴旺”，这里涉及另一个

词。“发霉”的一种情况是生“白霉斑”，特别是发酵的
调味类“酒”、“醋”、“酱”、“酱油”，无太阳晒照，几个阴
天后就生“白霉斑”，浮在表面。袁劲先生的《海门方言
志》与卢今元先生的《吕四方言研究》，都记如“白梦
（mang）”，其记音是符合实际的。其实，细究起来，这
个“梦”字，其实还是曾对“霉”避讳的“旺（wang）”
字。声母“w”的演化，有一种方向，是演化为“m”。如
望（wang）,在方言中，读如“mang”。再如，袜的普通
话是“wa”,方言中则是“ma”。可见，“白梦（mang）”
的本字，可以考证为“白旺”，仍然是将“霉”，转换为

“旺”。
“旺”字故事的有趣，还不止此。在启东有这么一个

民俗，一些稍有钱的老太太，为祈求在地狱不受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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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脚跟”
老钟

“煞脚跟”“煞屁股”这两个词，都有紧急和紧接着
的意思。但细细品味，两个词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煞脚跟”，是指紧急（接）着追。例如：“张华刚到，
李兵便煞脚跟追来了。”一个前脚到，一个后脚到，表
示两个“到”在时间上是紧急（接）着的。

“煞屁股”，是指紧急（接）着跟。例如，“张华刚出
发，李兵便煞屁股跟上去了。张华走到哪里，李兵就跟
到哪里。”“煞屁股”不仅表示时间上的紧急（接）着，也
表示空间上的紧急（接）着，但侧重表示的是行为动作
在空间上的紧接状态，而且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而“煞脚跟追”，则强调两人行为动作在时间上的
紧接，虽然在空间上当然也是紧接着的，但侧重在时
间上的紧接。

积肥

入秋后，庄稼人忙着筹备播种的农事，看着他们
肩扛车推着一袋袋化肥回家，我就想起了那年代积肥
大生产运动。

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落后面貌抬眼
可见，没有化肥厂，没有机械耕作，一切都靠肩扛手
提，人定胜天的作为。为了迅速改变农业生产贫穷落
后面貌，全国人民掀起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对启东人来说：“金山
银山一担挑，向党中央献礼。”那要夺“金山”“银山”，

“肥”可不能少。肥料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粮食
的“粮食”，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
不上肥，等于瞎胡混。”可当时启东没化肥厂，肥从哪
来?传统的农业依靠农家肥，启东人民就发扬了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深挖洞、广积肥的群众
运动。那持久20年的积肥场景虽逾四十多年，但回想
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积“黄”肥，黄肥即人粪尿。人粪尿是庄稼最好的
当家肥，那年月，农民视其为“贵肥”，不仅仅因为它施
在哪里就肥在那里，而且值钱。生产队长为了不使农
户走失人粪尿，每半月安排刮一次坑底，即由男老力
挑着粪桶挨家挨户出粪。每到一家，两三个人挑粪，记
好担数，并把每家的粪留一桶放集体大池坑边做样
本，出粪者在午前或晚上收工前集中在坑边根据各家
粪的厚薄和质量的好坏议价，质量好的五六毛钱一
担，差的三四毛钱一担，这样一坑粪能换好几元，到年
底生产队结账时每农户能增加经济收入。如此，农民
很珍惜尿粪，有句口头禅：“出门肚里放放空，回家上
坑急匆匆。”就是说尽量把尿粪拉撒到自己坑，不轻易
拉撒在外人田。

积“绿”肥，绿肥即青肥。秋收后，有的地块部署来
年种玉米的，生产队长就安排人手在这地块行间播上
草种（草头）。春天，春雨连绵，草芽萌发；春风徐来，草
头旺盛。到播种玉米时，生产队大男客使铁撘，将青草
盘下土，作为玉米生长的基肥，名叫“埋青”。埋青不够
的话，队长又安排辅助劳力去沟沿河边拔杂草，一捆
捆、一篮篮提来，埋到玉米行里。因此，那年月的青草
都是宝，用作基肥少不了。

积“粗”肥，即大杂肥。在“勤积肥，保丰收”的口号
下，农民向“三棚五底”要肥。“三棚”，即猪棚、羊棚、鸡
鸭棚。三棚内肥是个宝，肥沃庄稼也少不了。政府鼓励
农户养猪养羊养鸡鸭，但当时粮食少，人都吃不饱，哪
来粮食喂猪喂鸡鸭？但为了攒肥，农民克服困难，家家
户户养了只把猪，猪吃的是柴糠水葫芦，给少许精粮，
那猪粪是有的，但质量就“粗”了。因为养猪少，农户将
猪粪的处理就直接放坑里，与人粪共蓄，生产队刮坑
底时与人粪共集。羊棚里的羊有的农户养两三只，羊
吃的是草，灰是粗的，精明的人家经常把羊棚灰刨出

沙地人有多个以“臼”字命名的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随手拈来，就
有用以粮食脱壳的木臼、石臼、对
臼，用以开门、关门的门臼和药房的
药臼，以及纺纱用的芦篾臼等。

木臼，都是使用杉木树的下半
部制成，大小不等，一般的周圆二
尺、高二尺半左右，上口以下、中部
以上的部分凿空，形成圆形，深尺
许，向下渐成“V”字式的碗底状，大
约为二三升谷物的容量。木臼还有
一个被叫作榔头的配件，这种榔头

分为两种，一种，顶端安装着一个穿了孔的、七八斤重
的圆石头，称石榔头，另一种装的是加工过的木根，叫
木榔头，有的在榔头下边的舂头处嵌个小铁箍，利于
脱谷。另外，舂高粱的时候先要浸一下水，舂其他稻谷
时则不需浸水。这种木臼，以前的沙地农家差不多家
家都有。

石臼由石料凿成，高在50厘米左右，内空与木臼
相近，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也有水泥制成的。石臼的
榔头柄比木臼的长得多，分量也重多了。

对臼，因劳作时用脚不用手的缘故而得名。人们
按照杠杆原理，将榔头的竖向长柄改为短柞，加一根
横向的长杆作为踩杆与短柞连接，再把它固定在一个
支架上。操作手登高一步，站在与支架平衡的一端，一
脚踩下，榔头往上翘起，一脚提起，榔头又落下。这用
脚一对一对的，“对臼”也因此得名。

木臼、石臼、对臼的名称不同，平时安置和使用的
方法也不同，人的感受更不同。木臼，平时可以安放在
不显眼的地方，用的时候又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位置，
还可以坐着舂，老幼皆可。很多时候，大人坐着舂，小
孩站在对面，或者站在旁边也来帮忙，小手与大手握
在一起，一上一下地学着舂。开始时一边说说笑笑，咿
咿呀呀地哼着曲儿，不一会儿便面头红胀、气喘吁吁、
汗湿衣衫，再也不想哼唱了。逢年过节、蒸糕做圆子的
时候，更是舂得手麻臂酸。可想而知，我们的祖先，就
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使用着过来的。

石臼安置在屋的一角，往往是做豆腐人家用来舂
石膏的专用工具，舂的时候站着，摆足姿势，先把长柄
榔头掮起来，再往下舂。它的劳动姿势注定了榔头舂
下去时发出“嘭——嘭”声、脚下地面的震动感，以及
舂的人喘着粗气发出的“哼唷”、“嗨唷”声，极不会像
舂木臼那样的咿咿呀呀。

对臼，实际上是在木臼、石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用的可以是木臼，也可以是石臼，所安置的位置，
角落与壁脚均可，由于登高一步操作的缘故，使用者
大多是中青年，这种舂法既省力又省心，一次完成，面
不改色心不跳，一边劳作，一边还可以唱歌、哼小调、
打劳动号子。

药臼，药铺舂药的那种，是中药铺的专用工具。
门臼，则是门框的配件，由此承托门板左侧或右

侧的门柱下端，便于大门的开合需要。
芦篾臼，乃是纺纱车耳朵上的配件，便于纺纱锭

子的安放、旋转之用。此物很小，很不起眼，只用一节
与筷子长短粗细相似的干芦苇，逢节截下，在温水里
浸泡片刻，取出划分为三个等份，形成三脚，裂开至
节，每脚向同方向拧“紧气”，尔后三脚合股成绳，装上
纺纱车的耳朵即成。诚如沙地人说的“一物对一物，菩
萨对念佛”一样，芦篾臼虽然小，可少了它，其他的很
难代替，如果真地少了它，纺纱车还难于运转呢。

然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物品已经相当
陌生，木臼和石臼、对臼，早已被碾米机代替，门臼也
被铰链代替，芦篾臼，也由于旧式纺纱这一劳作现象
为现代化的纺织机械所代替而不见踪影，药臼，也已
经为粉碎机代替。这些生产、生活工具被更先进的工
具替代的趋势，以及劳动强度减轻的事实，折射出了
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尽管木臼、石臼、对臼这些实物正在消失，但是，
由于雁过留声、物在留影的缘故，有一种现象至今还
刻在中、老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且时不时地还在谈话
中出现，这便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文化。

例如谁的大腿长得粗，有人会比喻说:“大腿就像
木臼段头。”有人借木臼制造笑料，突然向某人发问:

“你知道门臼几只钉?”这是设好了圈套让人钻的话
题，意思是:问我的阿舅(妻子的兄弟)，这门臼有几只
钉? 想借谐音占人家的便宜。回答的人如果早有觉
察，会回答说“回舅3只钉”。这样的话，由于识破用
意，能使在场的人仰面一笑而作罢。另外，木臼，沙地
人的发音与用手触摸大舅子、小舅子的“摸舅”相一
致，于是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又会以此当作调侃
的话题，指着木臼抚着他人的肩头问:“这叫啥?”答者

多用兵不如
巧用计

（谚语诗）

山中有虎百兽不宁，
他们个个吊胆提心。
若要硬和老虎拼，
不知要牺牲多少兵。
多用兵不如巧用计，
让老虎自己掉陷阱。
大象们挖坑当作井，
上面用枝叶来铺平。
只要老虎外出行，
老虎准会入陷阱。
谁敢对老虎来诱引，
把老虎带入这陷阱？
百兽之中鹿才行，
它跑的速度如飞行，
一步能跨过这陷阱。
小鹿自告奋勇把虎引，
即使死了也甘心。
消灭老虎总得有牺牲，
大家对它很崇敬。
小鹿故意来到老虎营，
老虎突然亮眼睛。
上门的肉怎么不吃？
它对小鹿追得紧。
小鹿显出了最大本领，
老虎跑得慢难靠近。
小鹿轻松地跨过了陷阱，
老虎没有如此大本领。
老虎追赶时不动脑筋，
一下子跌进了这陷阱。
大家用石头砸老虎，
老虎高声喊救命。
老虎深知此完命，
奋力想爬出可不行。
山中无虎百兽开心，
行路吃草不担心。
这个计策真正行，
好的计谋胜用兵。

陪婆婆学跳广场舞
虽然婆婆很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但为了替我照顾

孩子，婆婆不得不住到了城里。白天，我和老公上班，
女儿上学，家里就剩下婆婆一个人。她除了去菜场买
菜、下楼倒倒垃圾，其余时间都一个人闷在家里。婆婆
经常叹气，说：“我快闷出病来了！”

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楼下的公园里就会亮起各
色漂亮的灯，小广场的音乐也会准时响起，一群大妈
伴随着音乐跳起了广场舞。婆婆经常站在阳台上，看
她们跳舞。有几次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她还随着音
乐节奏扭着身子。

我心里不禁一动，走到婆婆身边，对她说：“妈，你
是不是想学广场舞啊？”

婆婆没注意到我走到她身边，我突然这么一问，
她的神情有些不自然，摇摇头说：“我没想学，我只是
觉得热闹。”

“妈，要不你也去学学广场舞，既可以解解闷，还
可以锻炼身体，一举两得呢！”我劝婆婆。

婆婆还是一个劲地摇头，说：“不行不行，你看我
手脚都僵硬了，哪里学得会？再说这些跳舞的我一个
都不认识，找谁学去？”

“妈，其实这广场舞不难，多练练就会了。我陪你
一起去吧，正好我也想学，我们可以作个伴。”我看出
婆婆内心是想学的，便趁热打铁。

“你愿意陪我一起学？”婆婆有些疑惑。
“是啊！我们现在就下楼去学。”我拉着婆婆下了楼。
小广场上，一首《最炫民族风》正欢快地播放着，

几十个人分成几排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每个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欢乐和幸福。我和婆婆站在队伍的最后一
排，跟着领舞老师的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无
奈，领舞老师的动作太快，我勉强还能跟得上，婆婆好
多动作都跟不上节奏，手脚也配合不好，顾了手的动
作，忘记了脚下；脚步走对了，手却不知道怎么动了，
弄得手忙脚乱。一曲下来，累得气喘吁吁的婆婆打了
退堂鼓，说：“这广场舞好难呀，我不想学了。”

“妈，今天才第一天，你已很不错了，好多动作都
做对了，有些动作确实有难度，多练练就好了。”我安
慰婆婆。一连几天，我都拉着婆婆来学广场舞。几天下
来，婆婆慢慢能跟上领舞老师的动作了。可是，只要一
不看领舞老师，下一步动作就不会做了。“我记性太差
了。”婆婆埋怨自己。

“熟能生巧嘛，我们再多练练就行了。”我鼓励婆婆。
我用手机把领舞老师的动作全都录了下来。白天，婆婆
忙完家务，就对着视频练。有时我在家，就陪着婆婆一起
练。几天下来，我发现婆婆居然也跳得有模有样了。

现在，婆婆每天晚上都下楼跳广场舞，起初是在
后排跟着人家跳，现在慢慢移到前排带着别人跳。通
过跳舞，她认识了好多邻居，白天也不再一个人闷在
屋里，经常找邻居串门去了，精神比以前好多了，人也
变开朗了。

广场舞把婆婆整个人都改变了。

编者注：本文摘自由钱辉、钱瑞
斌著的《沙地民俗》一书。该书已由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江海文化丛书》之一。作
者在书中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
究，将其中一部分能反映江海文化特
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
容和成果作了系统整理，为南通文化
大市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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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松警惕，会脱口而出“木臼”，这时候也会引起
一片哄笑声。带有“臼”字的歇后语也很风趣，经常挂
在人们嘴边的有:石臼做帽子——难顶难撑、石臼里
舂线团——捣乱，石臼里装阎罗王——捣鬼，掮了石
木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如此盘点起来，本臼、石臼
这些工具，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产出了文化，
给人们带来了欢乐。

世得幸福，先预存“福禄”，叫做“还寿生”，请和尚念《寿
生经》，有“破地狱”、“破血湖（污？）”、“解冤结”、“解冤
业”、“解兴旺”等环节。显然，“兴旺”是“厄运”、“霉运”
的避忌用语；假如用其本意，意思就反了：“兴旺”要保
持，要“增发”，怎么要“消解”呢？可见，经过长期的避
忌，“兴旺”已与“霉厄”同义！发展下去，就得再次避忌，
我们叫做“升级避忌”，此处正有一例，可堪说明：

拉屎—大便—洗手。
茅坑—厕所—洗手间—化妆间（韩国）。
上次去韩国，发现在韩国的“洗手间”已经升级为

“化妆室”。其所以“升级”，是因为第一次避忌后的新
词已等同于原词：例如，“大便”中的“便”本指“方便”，
无“屎”的含意；用久了，“便”就等同“屎”了；“大便”竟
成动宾词组，“大”同“拉”，“便”同“屎”；于是，“便”又
与“粪”组成“粪便”，这都是后来的引申义，所以需要
继续“升级”，用“洗手”替代，再行避忌。至于上升为

“化妆”，自然是“锦上添花”。
与以上避忌相似的有“避讳”——避忌的是名讳；

讳，即名字。避讳即是避尊者、长者的名讳，如皇帝的，
圣人的，父祖的。今举上一例：

如康熙名“玄烨”，清代规定，写到“玄”这个字，最
后一点缺笔。民间干脆不用这个字，形成于南北朝时期
《千字文》“天地玄黄”，在康熙以后就改成“天地元黄”；
南京的“玄武湖”改为“元武湖”。康熙也觉得麻烦，所以
皇太子、皇太孙的名字都用极为冷僻的字，他的儿子本
是“允”字排行，改成“胤”：儿子雍正皇帝名“胤禛”，孙
子乾隆皇帝名“弘曆（非歷）”，曾孙嘉庆皇帝清颙琰等
的名讳都选择冷僻的字，以防官民使用文字的不便。

来，堆成锥形，捞点河塘泥涂上，蕴闷，到生产队集灰
时，羊棚灰细腻喷松，换个好价钱。鸡鸭棚灰少，且肥，
农民往往放自留地上。“五底”即：坑棚头（厕所）、柴垛
头、灶口头、灶脚跟头、台脚跟头。集“五底”肥是深挖
洞，广积肥的举措。农民在人民公社领导的号召下，利
用空闲时间自觉地集“五底”肥。把粪坑四周的泥垦出
来，把柴垛头的柴泥灰扫出来，把灶口头的杂泥刨出
来，把台脚跟头、灶脚跟头千脚泥挖出来，堆放一处，
交生产队作肥料用。除此之外，人们还挖掘潜力造肥。
每年三、四月是农闲的季节，生产队长发动全队男女
老少拿着长竹竿，挑着泥络担，浩浩荡荡到沟河里捞
水草，到沟沿芦苇跟头拔杂草。此时沟边河畔，人头攒
动，竹竿挥舞，捞的捞，挑的挑，那阵势犹如沙场秋点
兵，气势宏伟。一担担水草，一捆捆杂草，涌往社场空
地一处堆，一天下来，堆成小山，然后捞河泥涂抹，让
其发酵成肥。到秋播种麦，将其一担担挑往麦田，撒在
麦行里，作麦的底肥，功在智慧。

积“湿”肥，即捞河塘泥。秋收秋播后，沟渠边上的
芦苇割尽了，这时是捞河塘泥的最佳时节，生产队里
的强壮劳力，撑着泥船，拿着泥夹和扦镨，去河塘里罱
泥。此时，河面上小船如点点繁星，繁星上站着俊男，
虽深秋，但他们穿着单薄，撸起袖子，两脚稳住小船，
两手握泥夹柄，在亮亮的号子声中，黑黝黝的淤泥一
夹一夹夹入船舱，又一扦镨一扦镨甩上岸，其英姿让
人呆眼。其余劳动力，三人一组，拿着泥扒扒泥。一人
把河塘泥扒入粪桶，两人扛着倒入田中。还有的干脆
瞄准淤泥厚实的小沟，抽干水，全员下沟，男人下沟坑
掘泥，女人用扦镨传泥，一块块污泥像燕子从沟底飞
上岸上，一两天功夫沟底见天。后把污泥一担担挑到
田里，用楸扯开，经严冬一冻，过年后一敲一扒，生产
队里的农田基本上铺上了肥泥，这叫“积肥铺生”，生
泥能改良土壤，肥泽庄稼茁壮生长。

积肥，人们还想出了新的招数，把蚌壳、田螺壳、
贝壳烧成灰当钙肥，把蚕豆禾浸臭水沟得水当碱肥，
把臭鱼烂蟹当磷肥，70年代初还培育“5406”生物菌
种肥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为了肥田，农民
想方设法多积肥，夺取庄稼好收成。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座座化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
现了，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微量元素肥等纷纷问世
替代了人们陈旧的积肥方式，“积肥”两字也渐渐淡出了
人们的意识，人们不再为积肥操劳奔波，也早已不积肥
了。但我认为：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化肥虽见效快、用时
省力，但没有原生态肥料好。那些人畜肥、草木肥、淤泥
肥等虽不时髦了，但在老一辈人的心里，那肥才是真正
的农田益友，庄稼的伙伴。所以，我每想起那积肥运动，
还是那么的亲切、自然，积肥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